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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去無聲　花開留痕

把所有檔案都翻出來看了，才發現自己真真正

正談論詩的文字祇有兩篇：一是1997年出版的首本

個人詩集《假如我愛上了你》裡面的〈自序〉；另

一篇是十年後出版的另一部個人詩集《詩．想》裡

的〈自序〉—— 這次的自序，有了名字，叫“如

果話，說得早了”。兩篇文字我都又讀了，才發

現，十年之間，自覺自己成長了不少，也老了不

少；可是，看詩的那雙眼睛和那顆心，居然出奇

的一致，好像沒有怎麼改變。

十年前，我說的是：

寫詩對我來說是一陣急風，一陣全沒聲音

的急風。我從來都無法掌握風源，也不大清楚風

向。我祇知道，當日子靜靜的溜過去時，有一些

事，有幾分情，有很多畫面，會沉聚在心裡，日

子久了，沉聚了很久的那些事、那些情和那些畫

面，便會醞釀成風。

那風實在來得有點匆忙，每當我發現它時，

也祇來得及手足無措，沒有其它應對的方法；也

因為它寂然無聲，我實際上也無以應對。但我愛

那風，像我愛風後留下的幾行小字一樣，因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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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風淨化過的幾點沉聚，像我對生活的幾點感

覺和要求。漸漸地，風過處的那點點沉聚，匯成

我成長的那一條小泥路。路上甚麼都不長，祇留

腳印。有時注視着那兩行歪歪斜斜的腳印，我會

忽然意識到自己的雙腳原來極小，根本承擔不了

自己和自己對生命的要求，所以那深褐色的泥

上，也留有幾個摔倒的舊痕。風過後，我時常會

沉默好一段日子，看着那幾行小字，有時會很傷

感。的確，一種靜靜的、無法解釋的傷感，是急

風無聲吹過身邊時的感覺。

⋯⋯我時常感到的是，詩是活於千色畫面

中的無聲的風。我愛她的色彩，也愛她的無聲，

我不願自己的嗓音破壞她那悄然的世界。若是知

音，無論風有多急，風過後，仍可於心瓣中，緊

握那片片寧靜的色彩。

    

十年後，風換成煙花，說的還是燦爛過了的

那一點痕跡：

那一夜，我把車停在小店門前，買了一大

把芫茜，付錢的時候，小店主給我找換了一個大

微笑；匆匆跑回車上，閉門的一剎那，車後遠處

轟然一響，倒後鏡裡一朵大紅的煙花閃出鏡框四

沿。——“原來今夜有煙花！”正在想要不要驅

車去看，芫茜的清香已經開遍了車箱。於是，煙

花從倒後鏡離開我的世界，身旁那一把芫茜開得

像花，歸家的節奏給香氣薰得慢了，倒後鏡裡，

最終祇剩下，漫漫長路裡尋覓煙花痕跡的一雙眼

睛。那一刻，我跟眼睛說：“寫詩去吧！”

如果上面的文字，足以交待自己寫詩的動

機，那後面的許多話，該不必細表了。因為，

要說在前頭的話，我總是說得太早；說得太早，

因為衝動；衝動，因為感情澎湃的時候，總以為

自己是一飛衝天的煙花，祇會開出燦爛動人，可

恨，也可喜。這是個常常“今夜煙花燦爛”的城

市，坐看煙花的記憶，我從未進學校的年紀已經

開始儲存，所以也自覺格外明白，燦爛縱有時，

也不過一瞬，唯一讓自己留住那或感動或感悟的

一瞬，祇有文字。

我的詩，其實祇有四個主題：一是愛情，二

是成長，三是心情，四是城市。對於情詩，套用

自己以前的說法，我的看法是：情詩，祇要一經

刊登，一經出版，而不是送進一個人的信箱，不

是在一個人耳邊輕聲細唸，就會頓時變成沒有說

明投遞對象的情書，又或是語意不確的情話，跟

一段真實愛情的關係，就會變得可有可無，似有

若無。祇是，如果你在詩句中，找到你曾經有過

的感覺，曾經用生命體會過的故事片斷，那麼這

些文字，便可以隨故事和感覺的離去，在人間多

活一瞬。

對於成長，我希望用自己的一句詩來總結：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對於心情，我覺

得，心情本來就是一首詩。城市嗎？那是長我

育我的地方，也是我思考愛情、成長與心情的場

景。

末了，請允許我多引一段早前自己的話作

結：

    

我習慣寫長詩，朋友都戲說那是因為“情

長”。但我自己明白，詩長，因為我最想說的

話，常常要累積足夠的感覺，才敢於表白，在

長詩中經營節奏的自由，可以讓這些話，說得委

婉一點，讓自己離開那個常常需要快人快語的自

己，遠一點。遠一點，就像人最終要遠離煙花迸

發的燦爛夜空，才能看到芫茜開的也是花，才能

明白，清香的節奏，尋覓的眼睛，漫漫的長路，

原來也是人生的一瞬，亦堪記錄。

    

風去無聲，花開留痕；花開無聲，風去留

痕。很多年過去了，我幸虧，自己留下了詩的記

憶。

   (201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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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可以聽到

路燈無從言說的一起低頭

可以，可以看到

燈下飛灰不欲紛落的哀求

可以，可以聽到

北風揉着心瓣

風影過後紅塵飛舞

可以，可以看到

那一棵榕樹

在泥土之下

盤根交纏不能自拔的心聲

所以，榕樹沒有隨風而去

都站着，站着

站着，就憂傷得可以

可以聽到

琴弦間響起的淚珠

都落到音階之外

在那一扇不曾入眠的窗前

透亮寒夜離別以前

悄悄留下的一行黑字

那是，今夜

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2008年1月14日，寒冷的破曉)

午餐的意義

前奏之前奏

從太陽爬到拋物線的頂點開始

人性便以自由落體的速度

滑落 

前　奏

由於午餐有特殊的意義

──某醫學家說

所以我把手腳連心臟都挖空

以饑餓去充實一切意義 

意義一

午餐不設最低消費

午餐設有最廉價的卑鄙

卑鄙從一分錢起到一千萬元都有

祇是價目不同而已

而且卑鄙有時會寫在餐牌上

意義二

檯布是紅色的

紅色的檯布上有玻璃的圓臉

圓臉映着七色的眼睛

但眼睛的顏色可以遺失

遺失在沒有眼睛的

有紅色檯布的桌上

意義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道菜都要用脊骨去消化

因為唾液都被靈魂拿來叫囂

叫囂之後

最好用偽善漱口

意義四

第五六七八味餸

以分子的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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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成消化不良

原是有人忘記隨身帶備

阿諛奉承

做消化不良的特效藥 

意義五

飯後

有人用省下來的唾液去洗手

有人用叫口水花的東西抹紅色的檯布

有人用丟下了的眼球往椅旁偵察

有人用拾到的秋波做甜品 

意義無限

七餸一湯或七湯一餸

都沒有兩樣

教空白的胃囊做叫化子

叫化

一個能充實意義的心臟

忠　告

一位醫學家說

午餐對於

有真空手腳或心臟的人

不宜進食

而且

最好不要進食

(1994年)

天安門廣場

一、1989年5月4日

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

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是人民所鋪砌的。

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廣

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

但天安門離廣場很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人民的天安門廣

場上，有人民的孩子。人民的孩子很靜。人

民的孩子今天格外靜。人民的孩子有的很青

年，他們靜靜地在人民的廣場上慶祝節日。

節日的歡愉是悼念，悼念一個領導人的永

生，悼念一個領導人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靜

靜的孩子的心靈。

註釋二

坐着的孩子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心。毛

主席像中偉大的毛主席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

心。但天安門離廣場很遠。

二、1989年6月4日早上10時

天安門廣場可能是人民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

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可能是人民所鋪砌

的。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

廣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線條與格子間

或格子中間有更美的坦克車的足印，合成人工製

造的最完美的幾何線條。而且有弧度，弧度與直

線的配合可形成令人難以想象的美麗圖案。雖然

天安門離廣場很遠，但天安門的紅色卻能血一般

地濺到廣場上，絲絲點點，凝聚了天安門的紅色

的美。廣場很美麗，而天安門離廣場不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可能是人民的，可能是人民

的天安門廣場上，有可能是人民的孩子。可

能是人民的孩子很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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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二

坐着的孩子是靜累了。有的孩子回家去

了，有的孩子沒有回家去；有的孩子睡在很純

潔很純潔的白色床單上；有的孩子睡在很純潔

很純潔的白色床單下；有的孩子睡醒了，有的

孩子不再醒來。

註釋三

躺着的孩子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心。躺

着的孩子是血色的臉血色的軀幹。毛主席像

中偉大的毛主席的半身像是灰色的外衣。而

且毛主席有一顆紅色的心。

三、1992年6月3日

  

天安門廣場也許是人民的。

天安門廣場也許不是人民的孩子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

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是人民所鋪砌的。

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廣

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線條與格子間

或格子中間有種蘊藏的美，是淺灰色覆蓋深灰

色時的深沉的美，是經意或不經意留下的美，

有弧度，而且立體，祇可惜被覆蓋着，覆蓋

着。於是，天安門離廣場很遠很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也許是人民的。天安門廣場上

也許沒有孩子。天安門廣場的孩子已長大了。

註釋二

天安門沒有註釋。

註釋三

天安門廣場沒有註釋。

註釋四

這裡再沒有註釋。

  (1992年6月)

四　季

時間在一次陣痛中切腹

血淚傾瀉

四季都有了顏色

冬

這是亞熱帶和海洋相遇的地方

陽光和雨水

像溫度過高的愛情

會熔化情人思考的眼睛

所以

常綠是冬季最淺薄的顏色

偶而黃起來的細瓣榕葉

又怎耐得住

背叛葉叢的衝動

祇是

當那一瓣黃葉飄然上路

飛舞的自由

不過就是

落寞的一種顏色

在足根旁

沉下去

春

沒有，真的沒有

沒有比這裡的春天

更猶疑的事情

霧是被將來驅散的一場夏雨

一個拖延雨季來臨的藉口

霧是從過去出走的一陣細雪

疾走的一列腳印

來不及湮沒

在雪和雨之間

在溫度與濕度之間

在冬與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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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出走的人沒有將來

一天一地都是囚籠

天地同色

霧是水化了的死灰

凝在眼底

窒息

夏

紅棉易老

因為陽光妒忌

花紅一落

滿目盡是飄絮

如無根的霜

因為這裡的溫度

讓人思念冰雪

所以

紅豆雪條

正好上市

秋

⋯⋯⋯⋯

有甚麼好奇怪的

不就是一串省略號

那是夏天過後

不想再提的從前

是的，秋天

不過是夏天摔不掉的

三點尾巴

顏色

溫度

心情

(2007年11月)

失蹤少女

夜總會響起高跟鞋的節奏

敲起十六歲美腿的旋律

紅燈伴着令人銷魂的舞步

順着搖滾樂震撼紅塵的步伐

指尖時而纏進一頭濃密鬈髮

讓不知名的手臂摟緊腰肢

偶而也讓雙肩裸露出成長的故事

掩飾也許藏在心頭的瘡疤 

長夜也許可以填滿嘆息

人生也可以運轉如一個輪盤

去催促秒針分針時針的追逐

四十八小時剛過

也許　祇是也許

報紙編輯又得空出版位

用一張相片加幾行黑字

告訴小城的獵奇者

鏡海又要撈起另一樁憾事

(1991年1月)

如果蠟燭不流淚

小時候

蠟燭都窄窄長長

燭芯是條發黑的禾草

早死在月色的蠟白中間

停電時

母親從抽屜拈出一根

豎在桌心，一點

像魔術棒一樣

亮成半室通明

那時

魔術棒一樣的蠟燭

像怕黑的小女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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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

流的淚也和小女孩一樣

盡往臉上掛

掛在窄窄長長的月白蠟燭上

燭芯在燃

淚掛滿臉

每一顆淚

都帶走蠟燭的一分瘦長

待燭淚要躺到桌上

以入睡的姿態

去展示她的疲累

早死的燭芯已在幽暗之間

以一個小黑點的面目

在散着餘溫的燭淚上

默默禱告

自己的又一次死亡

那時

一覺醒來

桌上，餘溫散盡的燭淚

已在一夜之間

化成一桌殘雪

那時

祇消母親一掃

桌上

便好像不曾有雪

昨夜不曾有淚

像小時候的好多恐懼

長大了

祇消幾聲自嘲

我們

便好像

不曾有懼

像很多年以後

我在桌上發現

幾個發灰的燭印

才想起

自己曾經是個怕黑的女孩

要在停電的日子

燃起窄長的希望

進入更長的人生

長大了

蠟燭生成許多形狀

方的　圓的　像蘋菓的

還有像我們牽手到過的

希臘神殿那圓柱的

都肥壯圓潤

顏色也多了

紅的　綠的　橙的

然後才是月白的

燭芯卻仍是條早死的發黑禾草

在不再瘦長的燭身中間

為了斑駁的彩色

等待自己的下一次死亡

這時

停電像愛哭的臉一樣

不常見

蠟燭再沒有魔法

燃不起通明滿室

祇點亮了窗前風景

我從燭櫃挑出肥壯的一根

沉甸甸的墜到窗臺

一點

滿眼過去晃成窗前光影

牽手遊神殿的影子

悠然落入焰心

燃成更亮的一點燭光

燭光越亮

燭淚越多

祇是

肥壯的蠟燭跟成人一樣

哭的時候

淚祇能往心裡流

不可往臉上掛

每一顆淚

都熔掉燭身的一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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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燭芯與燭衣之間

生成幾可淹沒燭光的彩湖

這時

燭身就以肥壯的外形宣示

成長就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

像彩色的燭衣裹着滿身燭淚一樣

如果燭要長夜不死

淚就要滴盡天明

待燭芯死在一夜淌盡的彩淚中間

宣告此生不亮的命運時

再次死亡的燭芯

還是以小黑點的姿態

在餘溫散盡的燭淚之上

細訴成長得到的啟示

不管往臉上掛

還是往心裡流

蠟燭生而為淚盡

原是光亮的一種宿命

如果蠟燭不流淚

長長的人生

便可能

不曾光亮

忘　了（叙事詩）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再沒有黑鳥在榕綠間憩息

鐵鎚晃動了幾下

一眼釘在無聲的木板上

鑽成灰褐的眼睛

跟灰褐的木板一樣無聲地

不再看甚麼

那時

我第一次發覺

自己忘了死人的臉

正午的茶館

未碰杯已經喧嘩

雕刻的窗花

幾片顏色落成

無顏色的灰塵

窗外豎立着無雨的冬季

小方桌的對面

你斟來一杯

滿滿的微笑

泛濫在芥黃的桌布上

茶色盪漾着深褐的梨渦

我說茶很苦喲

你祇吐了一個濃字

我就喝下那一杯

濃濃的微笑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

我十七歲

還不能上大學

你已挾着一紙學位

乘坐那一列

總在喘息的火車

從北地悄然而回

汽笛絲毫沒有膊動

苟然如彌留的目光

透不出希望

學位證書上有個小紅印

你說那是一道大門

通向沒有紅色的土地

於是

你真的奔向

那片沒有紅色的土地

土地上沒有我

更沒有淚

正午的茶館

碰杯時祇有喧嘩

你從黑色毛衣掙脫出來

靜坐成方桌對面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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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黃的桌布微揚嘴角

兩隻杯子對望

塵封的窗臺上

冬季的天空沒有下雨

一隻黑鳥在盤旋以後

疲倦地蹲在緻密的榕綠上

兩隻杯子靠成一雙

看鳥的眼睛

從此

你不再跟我說紅色土地的故事

那片沒有我的大地上

也失去了你的足跡

如果那個冬季

曾經下雨

我又怎會

在又乾又白的街上

看到綠得發亮的榕樹

站成永久佇立的悸動

我又怎會

在榕綠的顫動下

碰到別後的你

裹着黑毛衣的你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

無聲的雨點

無盡地淌成

榕綠的心聲

沒有雕刻的窗花

框着下雨的冬季

很冷很冷

冷得顫抖的一方芥黃

沒有作聲

記不起誰曾訴說

冷雨降自北方的凍土

凍土祇長花紅

不生榕綠

記不起誰曾訴說

紅花正閃亮着窺探的眼睛

遍尋不再飛翔的黑鳥

染一翅膀鮮紅直到死去

記不起誰曾訴說

怕那半世紀不變的諾言

不被兌現

怕冷雨後的街道

不長榕綠

祇生花紅

記不起誰曾訴說

即使有人

窮盡愛去忘記

誰仍是這般訴說

午後的茶館

一碰杯便破落淨盡

窗花落成塵封的桌沿

芥黃的方布

漿硬成千年的沉默

下雨的冬季站着

很冷很冷

小方桌的對面

你斟來一杯

故事和害怕

蹲在榕綠間的黑鳥

拍動發抖的無色翅膀

飛向沒有紅色的土地

芥黃的桌布一動也不動

茶仍是褐色的

我喝下

盡是無味的淚

一九八九年

我十七歲

還不能上大學

也沒有上大學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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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歲

還不懂事

祇喜歡上茶館

也祇上過茶館

看窗外站着的四季

長滿榕綠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茶館丟了名字

結束營業歪歪斜斜

剝落了好幾片

鐵鎚晃動了幾下

茶館躲成無夢的廢墟

一眼釘在無聲的木板上

鑽成灰褐的眼睛

跟灰褐的木板一樣無聲地

不再看甚麼

這時

我第一次發覺

自己忘了死人的臉

也第一次發現

因為選擇了忘記

所以我忘了

忘了自己曾經十七歲

忘了十七歲那年

聽過許多故事

故事中有許多張臉

忘了從十七歲開始

從有臉的故事開始

曾有那麼一段

徘徊在窗外榕間的感情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再沒有黑鳥在榕綠間憩息

因為我忘了許多

過去都落成陌生的土地

而街道上

沒有黑鳥憩息的樹木

油綠得發亮

我死去的時候

我死去的時候

一定是個濃霧的早晨

葉子油綠

舞動的渴望

遇上了休眠的風

灰暗的盡處

一暈溫柔的白光

空氣流動如靜止的往昔

世界成了一個緩慢的鏡頭

是我的世界慢了

還是在別人眼裡

我的死過於緩慢

我祇知道

鏡頭之內

甲和乙兩個路人

在街心的碰面一樣會以揮手結束

霧珠在他的肩頭

搧不去

高跟鞋踏地

迴盪成上班去的樂曲

紅色的小汽車往東邊開去

孤獨的黑鳥沒有拍翼

就往西邊飛來

生活仍然繼續

人生縱然有憾

他們的世界都沒有停頓

祇是，我的世界

是幾個溶鏡緩慢的融和

霧雨成了唯一的顏色

潮濕的感覺

就這樣

填充了最後一個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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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髮絲都決定停在額前

昏睡然後止息

我祇有讓眼睛包裹時間

像濃霧困着要離別的清晨

我好累

眼睛卻久久沒有合上

因為，我其實捨不得離去

因為，我對人仍然有愛

因為，我死的時候

我還在愛

如果眼睛最終需要合上

願我死去的時候

眼睛會合成

一個緩緩老去的

微笑

(2006年3月23日又一個濃霧的早晨)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組詩）

☆本詩獲第三屆澳門文學獎詩歌組冠軍

一．兩個世界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深處

以暮色為刀

劈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世界以角子機為起點

卻無法找到終點

世界之內

有人接上黑夜的信管

敲響毀滅的大門

紅火一閃

黑夜已然烤成煉獄

就在城市的心臟

人與火一起

“救我啊！救我！”

鎂光燈不再中立不再記錄不再捕捉

“救我啊！救我！”

記錄者成了受害者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分不清責任誰屬

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

分不清誰屬哪一個世界

我們祇記得

晚飯後酒吧的約會

黑夜之下

世界之內

我們在灣景酒吧中談笑

香水禮服噴髮膠與中英葡

混纏如彩妝溶化的臉龐

煙館(1)點起了烈酒

卡薩布蘭卡(2)有雙份伏特加

冰杯褪了顏色又湧進顏色

霓虹燈一浪接一浪

臉龐如彩妝溶化的迷醉

古龍水的男人舉起酒樽

向緩緩前行的一列車頭燈致敬

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回歸快樂回家快樂

廿一世紀快樂

快樂啊快樂

乾掉這一杯我們便很快樂

快樂聲中

有人在觀音駐足的海灣狂歌

走到蓮花座下撤一泡耳赤臉紅的尿

幾個酒樽拋出灣堤大笑的弧度

我們在灣景酒吧中笑聲勝狂歌

蓮花座上

祂美如人魚傳說

也蹩扭如租界與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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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即使神明變了臉

我們也無法改變

 (1) (2) 澳門酒吧區的其中一個店。

二．峰景酒店的最後一夜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高處

幽幽的望海古樓

有西洋人在緬懷歷史

華人和洋人在爭拗

是回歸還是政權交接

我們舉起手中的半杯紅酒

為叫峰景的酒店致哀

想起百年老店

要在歷史新篇

為一個國家的一個代表

守身如貞潔的小媳婦

爵士樂手不禁悽然

奏起後殖民時代的悲歌

穿漿白制服的侍者

走到土黃淡淡的迴廊柱上

澆灌比酒更紅的夾竹花蕾

花紅細數隨霧落下的燈影

迷霧深處

看不見迴廊盡頭的華燈美景

長廊高處

素白的吊扇不落半分顏色

靜止如未曾開始的日子

沒有今天沒有明天

不用流淚不用說再見

可日子還是從餞別的悲歌聲開始

一曲未了

偷情的男女已一飲而盡

燥紅的眼神互相訴說

為了留住今夜

我們該到夾竹桃花下做愛

情節就像老調的戰爭愛情片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循環如永不止息的進佔與撤離

想起明天

花下做愛的男女還是回到長桌

忘記醉紅的花香

以紅衣樂手做背景

木然端坐如殖民年代的衣香鬢影

杯光之中

銀刀描劃一道又一道細痕

男男女女仔細而優雅

肉汁在雪白的搪瓷上

濕潤而腥紅

我們碰杯

飲盡無法迷戀的風景

三．如此而已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廣處

世紀正在告別

鎂光燈與聚焦鏡的無盡慾望

導演着一幕又一幕抹淚手勢

去了又來，來了又去

燈塔的獨眼祇好不語

因為它早已看穿

這一切不過是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的謀生玩兒

獨眼再次眨動的時候

鎂光燈和聚焦鏡下

華人洋人土生葡人在一起

沒有爭拗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一起

回歸啊回歸

城市廣處

世紀之內

夜霧煽動漫天黑鬱

獨眼的神采黯然如祂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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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可感召不能面見

鬱霧落處

黑夜沉重如歷史

壓得我的一雙眼睛

好痛好痛

我，好想睡

想起夜霧降臨以前

聚焦鏡正在尋找

鎂光燈也在尋找的城市

祇是我們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

都在閃燈發亮的幾個瞬間

忘了那個世紀的歷史

忘了那個城市的名字

遺忘啊遺忘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我也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1999年)

我們在霧中相見 

我們在霧中相見

誰也看不清對方的臉

音樂響起

大提琴是風

鋼琴落成小雨點

綿密無聲

是看不清你臉容的三月心事

一曲既罷

你成了山水畫中那遼遠的主角

墨彩披了一身

走向山間雲端

黑髮黃脖

臉容透在宣紙的另一面

是哪個可惡的裱畫師

把你的臉糊在畫框裡最沉默的角落

畫成

人在，霧在，山在

臉不在

像我們在霧中相見

卻又誰都看不清

誰的臉

原來

在霧裡

作畫的是你

裱畫的是你

拉提琴的

也是你

(2006年3月12日於晨霧之中)

我們的對不起

你的愛情

是一個對不起加另一個對不起再等於

我拾荒者般撿到　郤嚥不下的

一個對不起加另一個對不起的

我的愛情

對不起

是我倆的唯一註釋

　(1992年7月28日)

我就這樣告訴你

有的雪糕是很雪的

有的雪糕是很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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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的是雪糕

不是很雪的或很糕的

有的黑夜是很黑的

有的黑夜是很夜的

我要的是黑夜或黑的或夜的

所以我接受了

有的冰水是很冰的

有的冰水是很水的

但我要的是冰水

不是很冰的或很水的

有的白晝是很白的

有的白晝是很晝的

我要的是白晝或白的或晝的

所以我接受了

我就這樣告訴你將不會瞭解的

雪的糕的冰的水的黑的夜的白的晝的

雪糕的黑夜的冰水的白晝的

你將不會瞭解的

(1992年5月4日)

思　念

我抬眼

在皇朝那一家酒吧

你就在對岸堤邊的樹梢

任風吹動

如不落的微笑

我的心凝住了

樹影不落

詢問的目光灼灼

我無言以對

祇好把笑容摘下

裝扮成高腳杯上的櫻桃

混和酒精一口吞下

希望從此把你忘掉

歸家的路上有雨

你落在擋風玻璃上

映照我一水簾的牽掛

水簾太重

前路開向泥足深陷

為了歸家

汽車的水撥祇好

狠狠的

把你趕成一陣瀑布

奔騰在我眼底以外的世界

告誡我

從此要把你忘掉

家門要打開了

你卻鑲成

鑰匙的一圈圖騰

取笑我愛躲藏的性子

我急急把門打開

想要逃進

那個不需要你笑意的世界

可是，你還是在那裡

餐桌旁低首的背影

廚房裡，水聲濺起了

你揉洗碟子的手背

你的圍巾好像要滑下了

我檢拾到的

卻是你

響在身後的足音

我一回頭

溫熱的酒

來回在黃燈之下

聯繫着你我

舉杯的手碰杯的手

廳間的燈剛暗下來

你把腿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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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在沙發裡

就酣睡如在夢中

我把書打開

書頁間翻動的

是你閱讀時

一雙深思的眉毛

擁抱對方的渴望

啟動電腦

屏幕掩映成

那個無月夜裡

露臺燭影明滅的

一記注視

原來，張開眼睛

我的世界裡

祇活着你

為了把你忘掉

我祇好

合上眼睛

從此告別世界

躲進沒有光線

沒有顏色的夢境

可是

夢中的你

在銀河最深的角落

撩撥黑暗一如撩動音符

歌聲輕撫宇宙

喚醒早該沉睡的星群

繁星抖去眼下微塵的一剎

宇宙重光

顏色飛舞追逐

你含笑的臉容

在星光之中

原來

思念是個最甜蜜的魅影

提醒世人

要遠離揮之不去

最好

遠離愛情

(2007年2月19日初稿20日定稿)

秋　櫻

要從日本開到小城來

我以為你要適應的

是水土

怎知道

你一直克服的

原來是時間

第一年， 我在春分下種

到了秋分，你還沒有甦醒過來

第二年， 我在夏至把你育在掌心

待你罩滿了生命的溫度

才把花土輕輕蓋上

到了秋分

灌溉的深情還是沒有把你喚醒

第三年， 你是秋分才下的種籽

山口百惠的歌聲

為秋櫻緩緩描畫

可以笑看一切的明天

我在歌聲中祈求

祈求你有成就生命的勇氣

祈求你有活出本性的動力

祈求你花開明年

然後笑看世界

怎料，冬至前夕

破土而出的纖長草莖

瞬間織成綿密交錯的生命

在寒風中

純白、淡紅

還有深紅的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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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後

豁然開朗

呼吸光明挺向天際

展露花開向陽的本性

告訴世界

花期縱然有誤

盛放可以依然

一如那

開遍日本山間田野的

夏日秋櫻，秋日秋櫻

祇是，生命本來是個時間概念

一年生的草本

在沒有陽光的冬季

本該逝去

於是，連場冬雨

拍和起燦爛有時

哼唱着零落隨風

紛落綿延至早春

紅櫻漸遠

春分的雷雨

答答，答答

百千孤蕊

迎頭喝盡雨打旱夭的苦楚

以生命殞落的姿態

追逐落紅的軌跡

草莖彎成悼念落花的彩虹

掛起滿盆荒原

象徵生命的節氣

無辜成為葬送的儀式

雨聲低迴編起輓歌

送別寒冬長成又在寒冬逝去的秋櫻

究竟，是生命誤了季節

還是季節誤了生命

我的秋櫻

如果，如果那是兩不相誤

那一切，祇因為

生命

其實不是

一個時間的概念

感謝，我們曾經活着

長過花色

睡過風雨，與陽光

(誌我家秋櫻．2010年．春分前後．澳門)

燈籠椒，紅色的

之一．相遇

那究竟是怎麼樣的日子？

在超市，在冷凍櫃裡

為了常鮮

你總是枕一身雪氣

仰望腰子伸得長長的白光燈

取暖的渴望

遙遠如冰封的夜空

教星光也無力回看大地

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情狀？

大概就是

冷凍櫃裡

光線凝固成冰

圓是圓，長是長

沒有溫度

沒有情緒

整齊一如等待出售的蔬菓

所以

當我在一群紅紅綠綠中間

逮到你眼神的時候

你的眼裡

居然有那麼一點錯愕

拘謹一如裹着你的保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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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臉上有霜

像幾顆凍壞了的眼淚

讓我以為

你不過是一具

傷逝的靈魂

早已忘卻

生命就在前方

既然相遇了

我就祇好把你護在掌心

感覺你今後的故事

之二．紅色

終於回來了，小燈籠椒

保鮮膜輕輕褪下

常溫就會烘出你的新生

我想讓你

呼吸一下

自由的空氣

生命的溫度

而你的臉上

終於泛起紅光

那管你本來

就是紅色的

之三．問

如果，如果我真的要活一次

是不是就逃不過

放進烤爐的命運

如果，如果你不忍把我送進去

我的將來

是否還是那個保鮮膜的世界

拘謹收歛

一如包裝整齊的貨架蔬菓

如果，如果你讓我躺在這裡

我是不是還一樣的

老去

然後等待死亡一如等待溫度

如果，如果你老是看着我

而不回話

我是不是

要一直提問下去

之四． 答

真的準備好了麼？

那路標上描畫的

可是無從確定的警示

我的小燈籠椒

如果，如果你真的準備好了

我祇好，用我的理解

送你走上

如果，如果你相信

那是證明

自己曾經存在的道路

之五．那以後，又如何

可是，我心裡還在忐忑

因為

我不知道

勇往直前

是否可以成就你的生命

因為，因為我明白

即使義無返顧

前路不會從此

平坦順當

因為“那以後”

是個永遠的問題

因為

無從確定

是人生的不可或缺

那以後，又如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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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你

臉色漲紅的反問了

之六．非得如此

烤爐的溫度是二百二十度

在裡面十分鐘了

你居然不冒一點汗

祇讓堅忍迸發溫度的氣息

像個偷偷戀慕的孩子

愛意是如此不堪張揚

就是淚盈於睫

也祇好讓眼眸晶瑩

照一臉水亮

我的小燈籠椒

你為甚麼非得如此？

好了

讓那一抹水亮蓋成被子

在藍碟子裡歇一回吧

義無返顧

畢竟需要體力的

之七．牛油與橄欖油相戀

牛油與橄欖油相戀的結果

是一種奇特的香氣

會把洋蔥薰成

透明的水色

像早已看透世情的流水

一心清明，但過無痕

卻也無怨無悔

小磨菇縱身一跳

居然頭也不回

煙肉顆粒是最愛引人注意的孩子

不看顧她多一秒

就要粘在鍋裡

像個在玩具店裡撒嬌的小朋友

會把肚皮貼在地上讓母親就範

米粒已經下去了

是的，還有水

原來你都在看

看你超市的同伴

都在小鍋裡放肆悠轉

然後安靜下來

在水氣當中成就另一場生命

之八．讓刀鋒溫柔起來

既然都準備好了

你的髮型就得犧牲一下

可是，刀子下去的時候

還是怕你承受不了

是的，使勁不管用

祇有把愛都握進手心

刀鋒才會溫柔起來

讓頂蓋裁成小花

之九．如果生命必須圓滿

如果生命必須圓滿

你的心扉就得敞開

一如曾經養育你的大地

懷抱張大如無私的母親

或是一個

太愛你的情人

請你明白

要讓另一個生命

長成你生命的一個部分

你的心靈需要足夠的空間

所以，我祇好

先淘空你的心囊

好讓他們進來

不是，是進入

進入你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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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載得動，缺不了

原來，真的載得動

煙肉、磨菇、洋蔥與米色

那淡紅的，淺褐的，透明的

那許多的顏色

許多的心情

都填充到

你的心裡

飽滿了吧？

請容許我

輕吻你一下

像一個甜睡的晚上

愛意甦醒過來

最澎湃的言語

也祇有落成

一吻溫柔無聲

因為，那一張熟睡的臉龐

經不起愛意的驚擾

像把花為你蓋上以前

要灑上的那幾顆海鹽

都輕盈無聲

因為，最鮮美的味道

缺不了無語的鹽粒

像最完整的人生

缺不了敢於安靜的愛情

之十一．從傷口中呼吸世情

終於，把花蓋上了

你回復本來的樣貌

像剛褪去保鮮膜時的模樣

祇是頭頂多了一圈

刀鋒曾經路過的印痕

像所有的人生

必定帶着的那幾許

受傷的記憶

從傷口中呼吸世情

讓我們明白

有所欠缺

才會追逐圓滿

之十二．本色

你的身子

飽滿了，也柔軟了

像一切有了希望的生命

豐潤而溫柔

如果還有那一點顧慮

那必定是那一層本色

好的

如果紅色才是你的本色

我必定好好的保護

讓你在生命的最後時光

無須悔恨

曾經失去自己

所以，這一次

錫箔紙的光芒將會好好的

把你罩籠

就像生命圓滿的時候

總有從心裡發出的光芒

保護我們的意志

這樣，你就可以活一次

在烤爐裡

不失本色地

散發你該有的光芒

之十三．無憾

錫箔紙張開了

你跳脫人間

一臉紅潤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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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頂上的綠色小莖

不再挺着身子

尋探母親的臍帶

那生命的最早聯繫

小莖溫順起來

躺成一頂綠色禮帽

或花頂上

默然的心眼

在白瓷圓碟裡

怔怔地注視世界

像個含笑思考生命的孩子

而你

紅亮得滿是光芒

像個此生無憾的諾言

把人間的舞臺

照成漫天星光

星光落下

你唯一的觀眾

強忍了淚水

是你無憾了

還是我感動了

如果生命真的有終點

願你無憾的終結

是我感動的開端

之十四．淘不盡

於是

那一頓晚宴

你都在黃燈下怔怔地看着

靜靜的聆聽

你被淘空了

又被蓋上了

五味之間

盡是你的氣息

於是，從味蕾開始

你走過的小徑

我體內所有流動的空間

都是你對生命的諾言

我以為

你將從此活在

我的血脈當中

鼓勵那個

有所欠缺的生命

許以義無返顧的勇氣

可是

清晨醒來

你居然還站在那裡

飽滿紅潤

一如剛從錫箔中閃動的新生

是我過於軟弱

承受不了你堅決的心聲

抑或你的心聲

本來就淘不盡

之十五．捨不得

三十六個小時過去了

你還是在那裡

為甚麼呢？

因為收拾碟碟盤盤的捨不得

還是你故意讓人捨不得

淘氣的孩子

之十六．曾經

最後，你還是走了

沒有留下一句道別的話兒

也沒有留下出走的痕跡

好像你根本

不曾到過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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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照相機裡

明明留着那一朵

曾經錯愕的微笑

還有那

一直紅潤發亮的本色

在那個不冷的夜裡

曾經

溫柔地

填滿了所有的夜色

照亮過一顆心靈

像那輕吻的記憶

溫暖如昔

之十七．愛

如果，如果你愛一個人

就煮一回燈籠椒吧

紅色的

(2007年2月10日初稿；20日定稿)

紅西柚

    

你把西柚切開

細細的

就像弄開我的繭

西柚落成兩瓣紅日

我感到好自由

像破繭的夏蝶

眼下盡是花色

甜潤如柚紅

兩瓣紅西柚靠着

像對初戀的微笑

飽滿而豐盛

我愛上了紅色

你把西柚切成八個小角

一口一口地吃掉柚紅

像吃掉我最甜美的回憶

我拿起最後的一個小角

吻着最後一片柚紅

心裡很蒼白

西柚的味道

居然像你對我的感情

看的時候甜潤

吃的時候甘苦淡淡

如愁

其實

去掉紅肉的西柚

內皮也一樣的蒼白

叫人懷念

甜笑的一瓣柚紅

我把蒼白小角合在手心

讓西柚還原本來的形狀

像重新讓繭裹在身上一樣

這才看到

西柚的外皮

原來不是紅色的

(1998年)

假如我愛上了你

你可否知道

西方的太陽也會為你而昇

你不會知道

不眠是愛你的夢囈

囈語會想像你的視力

是否能描繪出我的裙角

與那交纏的眉梢

你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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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夜是窺見你的窗戶

祇要風有邏輯

定會送你半頁情箋

告訴你

秋意將終止我的夢囈

你不會知道

思念從來就是黃蓮的貢獻

教悸動的心靈

再假借季節的更替

寄給你

一筐假如

 

假如我愛上了你

假如我愛上了你

假如我愛上了你

(1996年6月)

情詩推銷員

“嗨！我沒讀過你的詩喲！”

沒讀過？

那就買一本回去吧

反正

愛情不過是

刺激銷路的最佳方式

不要以為

我真的愛你

可惡的

黑夜到訪中午

去年冬季冷藏的眼淚

割價傾銷

連靈魂都是廉價的

祇消悶在雲幕後的雷鳴

遲疑如

自我幽閉的陽光

就會沉吟出一幕

又一幕

驚蟄過後的雨景

怪不得

三月七日的早春

生命該誕生的日子

有一個又冷又長的黑夜

拖着濕漉漉的尾巴

到訪日子的正中心

把中午的時光

壓得昏昏沉沉

祇是

嫰滿枝頭的新葉

怎能抵住那一頭頂

嚮往寒冬的蕭瑟

新綠都要低頭

藉着雨點柔聲詢問

花開滿徑的勒杜鵑

那一片桃紅火艷

究竟是錯表的悼念

還是過早的坦然

是花早紅了

還是春來晚了

如果眼淚沒有冷藏

去年的冬季

會否有更多

火鍋蒸騰的晚上

溫暖氣候裡最自然的

一陣瑟縮

(2007年3月7日初稿；1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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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船啟航

雨後的黃昏

太陽給滌得潔潔白白

落在海上

像銀月的碎片

閃成藍海水的淚

眼前盡是風景

男人看着

倒想起

如瀑布下瀉的

角子機的銀子

沸沸揚揚閃閃生光

噴射船(1)靠着碼頭倚倚傍傍

尖叫了一聲

喧鬧着啟航

男人焦灼地凝視前方

噴射船的引擎也焦灼起來時

飛航船(2)蹣跚而來

在互不相干的航道

靠進信德碼頭的臂彎

慢慢地　嘈雜地

飛航船在男人眼底

像個懷孕八月的妻

臉色發灰動作遲緩

真他媽的想去嫖

後座的男人也是他媽的他媽的在罵

罵的時候總是千萬又千萬的

還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的失業率

然後是他媽的供樓他媽的老闆

再然後是他媽的不賭不成

葡京(3)或回力埸(4)

不打緊　不打緊

要緊的是手風順

麻雀排九三公

百家樂買莊買閒

紅紅綠綠黃橙青紫藍

籌碼啊籌碼

眼前再有風景的時候

船便要穿過友誼大橋

一拐彎

大玻璃外紅紅綠綠

披着霓虹燈招搖如妓女的笑

男人笑謂

不打緊不打緊

看這裡的海水和太陽

雨水也洗不淨

如土的糞黃

多像快到手的金子

祇是

太陽也有下山的時候

泥黃的海水

最愛淹沒

(1) 噴射船是行走港澳之間的客輪。

(2) 飛航船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行走港澳航線的客輪。

(3) 葡京酒店是澳門的一個地標性建築，酒店內設的賭場一直

被視為澳門最重要的賭場。

(4) 回力場全名回力球場，曾經是澳門回力球博彩的唯一場

地。上世紀90年代，回力球式微，原回力球場設立的賭場

卻成了澳門的重要賭場。

(2000年9月)


